
第八章

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，故几于道。

居善地，心善渊，与善仁，言善信，正善治，事善能，动善时。

夫唯不争，故无尤。

解读：

本章讨论的是理想的统治权威的统治风格，老子给出的形象比喻就是水。

本章值得玩味的是第二段，第二段是上善，也就是理想的统治权威的统治风格的展开，一口气说出了七个特点，但是这七个特点，就其本身来说，都只给出了上善的统治效果，而没有直接给出如何达到这个效果。要进一步追问这一点，就不得不根据水的性质来加以想象揣测。历代注家正是从水性来揣测“上善”的。

水是大家日常生活中非常熟悉，而且“不可须臾离载”的东西，那么，要想象起来，可以说没有约束，思维难免散漫。这是解读本章的难点。幸好的一点是，在本章开头和结尾，老子强调了一点：不争。也就是说，在我们想象水德的时候，还必须保证和“不争”这个特点结合起来，它起到了限定作用。

下面，我们集中各家基于水的想象，来进一步揣测上善。
居善地。这句话，从文法上推测，至少可以有两个意思：一个是居住善于选择地点。此种解释，“善”当副词讲，修饰未出现的动词，“选择”。

【案：另一个意思可以是，居住在宜人的地点。此种解释，“善”当形容词讲，修饰“地”。

显然，根据上下文，第二种选择说不通，因为前文有“处众人之所恶”。而且，在后面的排比句中，“善”都只能当修饰动词的副词讲。】

那么，水是如何善于择地而居呢？注家的想象基本上都是一样的，就是“水之就下”，水当然总是处于低洼阴湿之地。一般的东西都是选择向上的，而只有水选择就下，所以算是不争。

那么，水之就下，用于比附人事，当何解？我以为最好的答案，就是责任担当。在前一讲，我已经说过，中国的权威的实质，就是责任权威。作为集体行动，必有风险责任，出了问题谁敢负责，谁敢承担最终责任，谁就自然受到大家的拥戴，从而获得统治权威。

我说过，在家庭里，父亲之所以总是处于权威地位，不仅仅是基于所谓的封建伦理传统，而更根本的是因为父亲总是家庭责任的最终担当人。

在一个现实的集体中，集体行动的成功需要很多的重要因素，比如分享------没有分享，大家得不到好处，集体行动无法形成；谋略------没有正确的方向和方法，集体行动也无法成功；行动------没有行动，没有众人下苦力，也无法成功。但是最重要的却是责任的担当。

但是我们看到在一个集体中，只会卖苦力的，总是处在最下等；善于出谋划策的，是谋士；处在顶端的，往往是能够分享和担当责任的人。特别是后者，几乎无可争辩。所以，敢于担当责任的精神，就可以比附于这里的水之就下。

心善渊。水之渊深，最好的代表是深潭，不仅深，而且静止不动，让人莫测高深。这也是水之性格之一。同时，水之渊深，也是水之就下，积累的结果，没有就下，不能成就渊深。
那么，水的这个性格，用于比附人事，又当何解？

潭水的渊深性格，容易让我们想到的是人的城府深，不轻易吐露心机，也就是心机深。

但是心机深的人，让人恐惧，至少是让人感觉很神秘。这是恶的一种典型。但是还有一种人，从善的方向理解，就是淡泊，不是因为包藏祸心，而是因为他身担大的责任。一般的小事情，不会打动他，不会让他轻易地喜怒。我们举几个著名的例子：

第一个，越王勾践。越王勾践与吴王夫差战于太湖，打了败仗，被围困以后，贿赂夫差的宠姬，得到投降的宽恕，并自愿到吴国去，给吴王做奴仆，吴王有一次生病，勾践还给夫差尝粪便，检测病情。勾践的“诚意”，终于感动了夫差，最后得了机会被放回去，“卧薪尝胆”，最终血洗了耻辱。

越王勾践的这个心机是够深的，藏得这么深，那是因为仇怨大。

第二个，韩信。韩信宁受胯下之辱。韩信在少年的时候，喜欢带着长剑，街上的屠夫嘲笑他说：你虽然配着长剑，但是其实是个胆小鬼。你要真是个大丈夫，就拔剑杀掉我证明自己，要不然就从我的胯下钻过去。韩信“熟视之，俛出胯下，蒲伏。”【案：司马公的文字功夫真不是白给的，这段话的描述一共只用了不到十个字，却把场景描述得活灵活现。】结果满大街的人都笑话他。后来韩信封了淮阴侯，回去召见了那位屠夫，不仅没有杀掉他，反而赏他做了校尉。并说我当年完全可以杀掉他，但是杀他却不能成就我的功名，所以忍下来，才有我的今天啊。

第三个，张良。苏东坡专门写了《留侯论》，称赞张良：“古人所谓豪杰之士者，必有过人之节，人情有所不能忍者，匹夫见辱，拔剑而起，挺身而斗，此不足为勇也。天下有大勇者，卒然临之而不惊，无故加之而不怒；此其所挟持者甚大，而其志甚远也。”苏东坡这篇文章，核心就是这段话。大概有三层意思，首先说张良少年时代不能忍，冒险去刺杀秦始皇，差点做了以卵击石的牺牲品。然后，转折点在黄石公，苏东坡认为，黄石公教给张良的，并不是什么兵法，而是“动心忍性”，在《史记》中的记载里，的确，描述的全是黄石公如何故意折辱张良，教他能忍。最后，张良所以辅佐刘邦成就大业，关键就在能忍。其中特别是两个段子，一个是韩信在山东打出了名头，向刘邦讨封，刘邦先是大怒，后来张良在下面踢他的脚提醒他，刘邦马上明白过来，赶紧了呵呵地给韩信封侯。【案：当时的形势，韩信羽翼已丰，从刘，则刘强项弱；归项（羽），则项强刘若。】另一个故事是刘邦已定中原之后，与匈奴会战，被围于白马城，张良用计，贿赂匈奴单于的宠妾，吹枕头风给刘邦解围。刘邦的白马城之耻，一只要到他孙子汉武帝才出了恶气。反之，项羽不能忍，一错再错，打乱了通盘计划，“力拔山兮气盖世”，却败在刘邦的手下。
第四个，汉光武帝刘秀。网上有位网友叫“田七”，写了一个帖子叫“刘秀以'柔道'成就大业”，把刘秀的为人处事风格总结得很好，顾大局，忍得一时。刘秀在与哥哥起兵的时候，军中马匹不足，他自己宁愿骑牛，不和别的将领争马；后来由于刘秀兄弟势力单薄，与土匪绿林军王风合兵一处，打了许多胜仗，得了财物，王风争抢，刘秀又动员自己的队伍让给王风，保持队伍的团结。在昆阳大捷和宛城战役以后，哥哥被更始帝所杀，他能忍，反而向更始帝请罪，反而让更始帝惭愧。最后才逐渐取得了事业的不断壮大。

以上的几个故事，全都是为了更大的利益、仇怨、事业，而忍得小的耻辱、吃得小亏。可谓心机很深。实际上这种例子俯首皆是，正如苏东坡所说的：豪杰之士，必有过人之节。

第五个，诸葛亮。就我们的话题来说，诸葛亮最让人注意的，是“三顾茅庐”。但既然诸葛亮早知天下三分，却故意让刘备三次上门屈就，一个可能是算定了刘备必来求他，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试探他的诚意。所以，“三顾茅庐”还不算什么。但让我们更感兴趣的，是诸葛亮的两句明言。一句是：“淡泊而明志，宁静以致远”。另一句是：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”这两句话，前一句给人超然物外感，有道家风骨，后一句，则又“铁肩担道义”，一幅儒家入世情节。听起来似乎自相矛盾，但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。为什么这么讲？

孔子有言：“听其言而观其行，观其行而察其所安，人焉廋哉，人焉廋哉。”意思是说，听一个人所说的还不算，还要观察他的行动，看是否言行一致；但这还不算完，还要进一步体察他日常生活中的嗜好本心。

这个嗜好本心，好比生命的底色，音乐合奏中的最似有似无但却伴随始终的音色。这个才决定一个人的基本走向。

我们观察每个人自己，每天做的事情，好多都是临时起意，是一种应激反应，喝酒喝多了，与人争辩，一语不合，打起架来，这个不是我们的生命底色，酒醒了，就后悔了。一个人一生做的好多事情，都是应激反应。

一个人还有好多事情，是被周边环境裹挟，就是从众，好比我们很多人，本来不在乎某种东西，但是其他人都在拼命争抢，于是自己也认真地争抢起来。比如我们在座的好多同学，上了大学，工作了，鸡争狗斗地奋斗了半天，得到了一定的职位，忽然有一天感叹：操，其实这些东西都不是我想要的。没啥意思。

那么，到底什么是你想要的呢？安静的时候，孤独的时候，最无所谓的时候，真正想干的事情，才是你生命之内心的召唤，是你内心深处的所爱，为之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

我们举个著名的例子。英国著名登山家乔治•马洛里，征服过好多险恶的山，遭遇了无数次危险，赢得了很大的名声，但是还要接着去爬山，记者问他为什么要冒生命危险去爬山，他说：“因为山在那里！”你们听听，这句话是不是很淡泊，很宁静。但这才是登山者登山之最有力的理由。

同样道理，诸葛亮在最淡薄最宁静的心态下，心底的志向呈现出来，明白了自己的使命，生命之必然，所以才会义无反顾，才会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”

就我们个人来说，可能没那么伟大的志向，甚至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。但是孔子的这个“查其所安”的“安”字，还是给我们提供了足够的启示。一个人能认真安心的、如鱼得水的事情、状态，才是他生命的本色。得到的时候，似乎看不出什么。但一旦失去，或者为了获得他，就会表现出极度的生命激荡。因为人对于本性所嗜好的东西，是不计成本代价的，其中是苦也罢乐也罢，对他全是乐。好比养个孩子，辛苦给孩子擦屎擦尿都是乐。

还有，找对象的时候，你要是想找个要和他过一辈子的人，那您既不用听其言，也不用观其行，直接看他的所安在哪里，你能不能接受，你的选择就基本上差不多了。至于考察他“爱你有多深、爱你有几分”之类的，就不必了，那个都是应激反应，或者都是婚前装出来的，婚后都作废。

就统治来说，根本的使命是协和万邦，善于化解各种冲突和矛盾，下面的冲突来了，如果受其激荡，与之正面对抗，自然不行。你必须超越在这种冲突之上，寻求在更高层次上化解这个矛盾。有了这种这种超越的眼界，境界，自然显得像水一样地渊深、包容、动心忍性。

（3）与善仁。
水的仁德，在于恩泽万物，无所偏私。下雨的时候，你看看，那一块地都下到了，不多也不少。

那么，言之人事，就是在一个组织里，无所偏私，没有格外的好恶。因为如果你给张三给多了，李四就嫌少了。给了王五机会，赵六就没了机会。所以我们看有些组织里的领导，喜欢给人小恩小惠，为什么叫小恩小惠？恩惠不普及，就一定有人抱怨，为了平衡这种抱怨，再“搞平衡”，结果“面多加水，水多加面”，人情没少送，但怨言反而比谁也不给的时候多。

所以关键是要赏罚公平。怎么公平呢？

民间常常有个做法，就是事先制定出一个对事不对人的制度，给大家一个公平的机会，你得到了，得的多，那是你应得的；没得到，得到的少，那也是你自己不努力，怪不得别人。这样就容易保持公平，没有怨言。

就这件事情而言，我想举我研究股权激励中的一点感受。我发现，好的激励，最好用一个相对固定的制度，而不要留下主观操作的空间。比如说，我发现给经理人业绩奖金，就常常不如给股权的效果好。因为业绩奖金的基数往往是一年一变，所以部下老是要揣测你的心思，看你的脸色。万一基数指标定高了，他就会觉得你对他苛刻，那你怎么能保证你的指标基数，定的正好符合他的预期呢？反之，股权确定了，该分多少红利，只取决于市场形势和经理人自己努力，和老板就没啥关系了。

再比如股权激励之中，有很多企业的股权方案有漏洞，有人为操作空间，比如公司财务对经理人保密，那你保密了，我怎么知道今年公司总利润是多少？我得到的分红，是不是你在财务上捣鬼了？

所以，你看，只要你有人为操作的余地，那就容易产生抱怨。

言善信。我看到了两个想象，一个是河上公的，说以水为镜，你是什么样子，水就把你照成什么样子，所以说言善信；另一个是魏源的解释：说水流会根据地形条件，作出相应的反应，如果遇到圆形，水必还转，如果遇到方形，水流必然折弯；如果遇到阻塞，水流必然停止，如果遇到决口，水流必然奔流。水是随屈就伸的，所以言善信。   

    我以为这两种想象，一个说静水，一个说流水，都能说得通，而且我们可能还会找到其他合理的想象。但归结起来就是一点，就是水不加任何主观意志，完全根据对方的情况做自然反应，一切都不让人感到是我在主宰你，掌控你，而是你自己决定你自己的命运，我只不过给你自己把握自己、成就自己的机会。

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如水一般，我对你的承诺之兑现，完全取决于你自己，只要你肯自己努力，一定能够得到你所想要的。那当然没有比这样的言更善信的了。
 （5）政善治：“政”的古文是“正”，其含义是说，对百姓进行教化督导，使之趋于共同走向光明之正路。

    这里需要从人事出发，取水的特性。古人基本上取政治清平，来反推水性。就水而言，一切污浊无不涤荡，此为清；一切高下坑洼全部找平，此为平。合而为清平。

就政治而言，就是扫除一切冤屈邪恶，实现社会公平和谐。这是由我的清，洗涤了你的浊，以我的无孔不入，找平了你的坑洼。但是水的这种找平，不是硬性的东西，不是强加于人，而总是根据你自己的情况，就好像后面第七十七章所说的，高者下之，低者补之。高处得水少，低处得水多，全是你自找的，好像是你自愿的一样。

治国平天下，无非是个公平。水面和水底，恰如两种意义的公平。水下是坑坑洼洼的，好比个人之德行高下、能力大小、先天禀赋，自然是有差等的。而恰恰是由于个人根据个人德行、能力、地位、禀赋各得其所，好比水深高度有差，才成水面上之平整如镜。

所以，这种意义上的“公平”，要比共产党的“平均主义”，来的公平。我们如果生活在计划经济年代，就知道共产党搞的“平均主义”生出了多少怨言，最后大伙儿都不干活儿。所以才有改革开放。
如此说来，水性的政治，关键是要让人各得其所。不强求整齐划一。
事善能。水善利万物，所以水能做的事情太多了，是取其利万物的伟大功德？还是就某种特定水性而说？又该取何种特定性质？这个就不好说了。各家注解没有一定的说法。有说水性能伸能屈，取与随人；又有套用后面的章节话语说水性至柔，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；还有说，水泽万物，润物细无声。

    那么，就人事上来说，老子倡导的行事风格就应该是这种水一样的渗透性、持续性和柔性。总之是一点，不硬来，不蛮干。

这一点，我们看看我党的执政风格，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，就是自打建国以后，我党从来都是硬来蛮干，强奸民意，老百姓从来都是“被代表”，结果绝大部分事情都做得很糟糕。早期强迫老百姓加入合作社，刮共产风，搞大跃进，结果造成严重资源浪费，几千万人饿死。【案：在和平年代，由于人为的原因，死几千万人，这在古今中外都找不到第二个例子。】

改革开放以后，好了没几天，又强调GDP挂帅，要量不要质，要面子不要里子，要当下痛快不顾长远，其中的恶，不比大跃进灾难差多少。

到了今天，就是稳定压倒一切。这样的玩法，和明末灭亡的逻辑有什么区别？强行压制的维稳，动用的是蛮力，其陈本还是要老百姓负担，最后不想早饭的也要被迫造反了，因为日子没法过了。

所以，想想当政者的执政风格，据可以从反面理解老子上善若水的执政风格是什么样子的。

（7）动善时。怎么个善时法？是指雨雪的季节性？或者根据温度的变化，水化而为蒸汽、凝固为冰？或者是有注家说的“不舍昼夜，盈科而后进”？

相比之下，我以为最后一个较为贴切，因为原文强调的是水的动，水的流动。动善时，那就是说，有时候流动，有时候不流动。那么，什么时候流动呢？这个善字又有什么意思呢？

“盈科而后进，不舍昼夜。”这话来自孟子，说的恰好就是水的动善时的问题，读起来很有味道。“源泉滚滚，不舍昼夜，盈科而后进，放于四海”。（《孟子•离娄下》）孟子这句话的情景是这样的：我们看一泉溪水，遇到沟壑的阻碍，它就安静下来，静静地灌注着，灌注着……非常沉静，根本无所谓耐性，反正你坎子有多高，我就一直跟着往上升就是了，只要我有源头活水就好了。终于，沟壑被灌满了，或者被它自己所积聚起来的巨大水压冲垮了，总之再也无力阻挡，于是溪水又恢复了自由和欢快，向前奔流，就这样，越过无数的沟壑，青山遮不住，毕竟东流去了。

孟子用溪水的“盈科而后进”的情景，比喻的是沉得住气，顺其自然，功到自然成。那么，老子这里的“动善时”，还可以做一个更加全景化的表述，就是一条溪水，有时流得急，有时流得缓，有时干脆沉静下来，慢慢积聚力量。顺其自然，全凭地形条件而定。这就是动善时了。

所以，动善时，说的是要像流水一样，有耐心，积聚力量，等待时机，功到自然成。不争时，做到条件的成熟，不硬来。
夫唯不争，故无尤。

最后，老子对水的德行做了总结，就是不争，因为不争，所以无忧。这里还要强调的一个关键点，就是水的整体性格，是消极被动，随曲就伸，看似被动，实则处处主动。其关键点是对偶性。老子举出的水的七种德行中，处处都有对偶性的韵味在里面，请细细品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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